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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泥
土
是
芬
芳
的
嗎           

林
煥
彰 (

改
寫)

 

 
 

 
  

 

農
夫
是
種
田
的
人
。
農
夫
耕
種
是
很
辛
苦
的
，
他
們
的
一
生
，
不
論
炎
夏
或
寒
冬
，
都
離
不
開

稻
田
；
如
果
說
，
人
是
泥
土
和
水
和
成
的
，
那
麼
，
農
夫
才
是
真
正
用
泥
土
和
水
和
成
的
人
。 

 
 
 
 

我
們
常
常
說
：
「
泥
土
是
芬
芳
的
」
這
句
讚
美
土
地
的
話
，
但
泥
土
真
的
是
芬
芳
的
嗎
？
據
我

所
了
解
，
這
句
話
是
在
提
醒
我
們
，
不
要
忘
了
養
育
我
們
的
就
是
土
地
，
土
地
就
像
是
我
們
的
母

親
；
如
果
沒
有
土
地
，
我
們
就
什
麼
也
沒
有
了
！ 

 
 
 
 

泥
土
真
的
是
芬
芳
的
嗎
？
如
果
只
有
土
地
，
而
沒
有
耕
種
的
人
，
土
地
能
生
出
什
麼
？
它
要
用

什
麼
來
養
育
我
們
？ 

 
 
 
 

我
出
身
農
家
，
七
、
八
歲
時
，
就
得
開
始
幫
家
人
做
著
耕
田
的
事
；
從
最
輕
的
送
茶
水
、
挑
點

心
做
起
、
到
翻
土
、
犁
田
、
插
秧
、
除
草
、
施
肥
、
踏
水
車
、
割
稻
草
、
曬
稻
草
、
曬
穀
子
、
這
些

吃
重
的
工
作
，
十
五
、
六
歲
之
前
，
我
都
一
一
學
過
。
在
我
幼
小
的
心
裡
，
這
些
工
作
好
像
每
一
樣

都
是
一
種
刑
罰
，
叫
我
無
法
忍
受
！
尤
其
使
我
對
泥
土
產
生
厭
惡
的
，
就
是
除
草
的
工
作
。
每
次
碰

到
除
草
，
我
都
會
哭
；
我
一
跪
在
稻
田
裡
，
用
雙
手
扒
開
稻
禾
間
的
泥
土
，
聞
到
泥
土
發
酵
衝
上
來

的
怪
味
，
我
就
會
反
胃
嘔
吐
。
一
年
、
兩
年
…
…
，
年
年
如
此
，
說
什
麼
我
也
無
法
適
應
！
可
是
，

儘
管
如
此
，
那
時
候
，
我
還
是
要
含
著
淚
，
跟
著
家
人
在
田
裡
爬
行
，
一
趟
一
趟
地
爬
著
，
把
自
家

的
幾
塊
薄
田
一
一
爬
過
；
因
為
我
不
能
只
吃
飯
而
不
參
加
工
作
，
農
村
是
不
要
這
種
人
的
。
泥
土
是

芬
芳
的
嗎
？
我
深
深
體
會
到
，
只
有
農
夫
辛
勤
地
耕
作
，
流
下
了
他
們
的
血
汗
，
泥
土
才
會
變
成
芬

芳
的
。 

 
 
 
 

我
是
被
農
村
淘
汰
的
人
，
不
能
承
繼
祖
先
的
家
業
，
經
不
起
考
驗
；
我
離
開
了
農
村
，
感
到
非

常
慚
愧
！
如
果
大
家
都
像
我
一
樣
，
拋
去
土
地
，
逃
離
農
村
，
有
了
土
地
，
而
無
法
耕
種
的
人
，
我

們
何
以
維
生
？
土
地
能
自
己
長 

出
什
麼
來
供
養
我
們
呢
？ 

 
 
 
 

我
們
的
祖
先
是
以
農
立
國
；
我
的
祖
父
是
農
夫
，
我
的
父
親
也
曾
是
農
夫
；
我
的
舅
舅
、
我
的

堂
兄
弟
、
我
的
姪
子
、
我
的
親
戚
、
我
的
朋
友
，
他
們
也
是
農
夫
；
他
們
一
生
堅
持
著
忍
受
寒
風
細

雨
、
炎
陽
烈
日
，
與
土
地
廝
守
在
一
起
。
我
敬
愛
他
們
，
像
敬
愛
著
所
有
的
農
人
。 

 
 
 
 

我
們
是
吃
米
飯
長
大
的
，
當
我
們
三
餐
嗅
到
香
噴
噴
的
米
飯
時
，
請
不
要
忘
了
，
讓
我
們
一
起

來
，
默
默
地
感
謝
他
們
吧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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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要
和
朋
友
分
享
才
是
好
東
西      

陳
木
城 

    

班
上
小
胖
買
了
一
個
躲
避
球
，
同
學
都
很
羨
慕
。
下
課
時
，
都
圍
過
來
要
玩
他
的
新
躲
避
球
；

可
是
，
小
胖
太
愛
他
的
躲
避
球
了
，
不
准
別
人
碰
一
下
他
的
球
，
把
球
抱
在
胸
前
，
抱
得
緊
緊
的
。

大
家
看
他
這
麼
小
氣
，
也
就
算
了
，
就
拿
著
學
校
的
舊
躲
避
球
，
快
快
樂
樂
地
到
操
場
上
去
玩
了
。 

 
 
 
 

所
以
，
每
次
下
課
，
我
都
看
到
小
胖
在
廁
所
後
面
的
牆
角
，
自
己
一
個
人
玩
躲
避
球
，
看
到
有

人
來
了
，
就
把
球
藏
在
屁
股
後
面
，
好
像
很
怕
別
人
搶
走
。
再
回
頭
看
看
在
操
場
上
大
夥
兒
打
躲
避

球
的
同
學
們
，
正
玩
得
興
高
采
烈
。
相
形
之
下
，
小
胖
實
在
太
孤
單
了
。 

小
時
候
，
我
住
在
鄉
下
，
房
子
四
周
種
了
許
多
龍
眼
樹
。
到
了
龍
眼
成
熟
的
季
節
，
我
在
龍
眼
樹

上
，
有
一
群
小
朋
友
在
樹
下
，
等
著
接
我
丟
下
去
的
龍
眼
。
我
在
樹
上
固
然
很
「
威
風
」
，
樹
下
的

小
朋
友
也
樂
得
追
來
搶
去
的
。
這
時
，
那
些
平
時
「
沒
有
邦
交
」
的
朋
友
也
湊
過
來
，
站
得
遠
遠

的
，
我
怕
他
不
好
意
思
，
就
故
意
不
小
心
丟
一
串
龍
眼
過
去
，
他
接
住
了
，
笑
了
，
彼
此
交
換
個
眼

神
，
我
們
就
恢
復
邦
交
了
。 

龍
眼
豐
收
的
季
節
，
也
是
我
友
誼
豐
收
的
季
節
。 

我
的
一
個
同
學
家
後
面
，
有
一
棵
老
楊
桃
樹
，
到
了
冬
天
楊
桃
成
熟
的
時
候
，
他
們
家
七
個
兄
弟
，

再
加
上
樹
下
綁
著
一
條
狗
，
把
楊
桃
看
得
緊
緊
的
。
聽
說
楊
桃
樹
上
還
釘
上
了
鐵
釘
，
防
止
有
人
上

樹
偷
楊
桃
吃
。
漸
漸
地
，
小
孩
子
都
不
去
楊
桃
樹
下
了
，
地
面
上
長
了
一
層
厚
厚
的
青
苔
，
楊
桃
熟

透
了
，
就
掉
落
在
青
苔
上
，
樹
下
除
了
狗
吠
聲
，
沒
有
出
現
過
孩
子
們
的
笑
聲
。 

 
 
 
 

我
們
小
孩
子
都
說
，
他
們
家
的
楊
桃
是
酸
的
，
人
比
楊
桃
還
要
「
酸
」
呢
！
每
當
他
們
家
的
楊

桃
樹
成
熟
時
，
他
們
都
要
失
去
一
些
朋
友
。 

 
 
 
 

躲
避
球
要
大
家
一
起
玩
才
好
玩
。
我
不
知
道
小
胖
不
和
大
家
玩
，
自
己
一
個
人
玩
有
什
麼
意

思
？ 

 
 
 

楊
桃
生
下
來
是
要
吃
的
，
自
己
吃
不
完
，
不
分
送
給
別
人
吃
，
讓
它
熟
爛
了
掉
在
地
上
，
不
是

糟
蹋
了
嗎
？ 

我
很
喜
歡
〈
巨
人
的
花
園
〉
這
個
故
事
，
看
到
「
花
園
裏
充
滿
了
孩
子
的
笑
聲
，
百
花
都
開
了
！
」

覺
得
這
是
多
美
的
花
園
啊
！ 

 
 
 
 

有
一
句
廣
告
詞
說
：「
好
東
西
要
和
好
朋
友
分
享
」
，
我
覺
得
反
過
來
說
也
是
對
的
：
「
要
和
朋

友
分
享
才
是
好
東
西
」，
否
則
就
會
像
小
胖
一
樣
，
得
到
了
一
個
新
球
，
失
去
了
一
群
老
朋
友
；
會

像
這
家
楊
桃
樹
的
主
人
一
樣
，
讓
好
好
的
楊
桃
腐
爛
在
綠
色
的
青
苔
上
。 


